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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亚蓉：执拗半生再现古代华裳

张笑艳：因为修复，生活多了趣味和色彩

修复的重要性不仅仅是为了让文物重见天日和“延年益寿”，更是因为文物本身就记载着珍贵的历
史信息，这些信息对后人，对不同行业而言，都是至关重要的。而一次毁坏，它将永不复原。

沈从文先生是著名的文学家，而少
有人知，他还是纺织考古学的奠基人、古
服饰研究专家。王亚蓉，中国社会科学
院考古研究所纺织考古学家，她曾得到
沈从文先生在此方面的多年指导。她还
师从纺织品修复专家王㐨先生参加众多
考古纺织品墓葬发掘。在中国考古界，
他们三人被列为中国纺织考古研究的第
一团队。

王亚蓉从事纺织考古将近半个世纪，
先后参与了长沙马王堆西汉墓、湖北荆州
马山楚墓、法门寺唐塔地宫、北京老山汉
墓等多处丝织品的现场发掘、清理、保护、
修复工作，探索出实验考古学研究丝织品
文物的方法。她从未忘记过沈从文先生
的愿望，中国人要穿中国衣。她说，回首
过往，终不负先生的苦心。如今她已届耄
耋之年，每天依然和年轻人一起为再现中
华传统服饰保护、研究而忙碌着。

因为执拗，做了沈从文先生的助理

我不是考古的专业生，我是学美术的，在一
个很偶然的情况下结识了沈从文先生。有一次
去图书馆找资料，和一位老先生交谈很久后，老
先生说，我要介绍一个人给你认识，他那里有很
多资料。那个人，便是沈从文先生。

20世纪70年代，我第一次见沈从文先生，是
在一个胡同里，一间十二三平方米的小屋中，房
间里书架上、桌上、地上都是书。四壁凡伸手能
够到的地方全贴满图片和字条。和先生认识之
后，我多次求教于他，交谈多了，得知他当时正在
做《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一书。

那时，沈从文先生缺助理，我对先生说虽然
我的业务不行，但我或许能帮他画插画。先生听
完很高兴，鼓励我说：那你试试吧。当时，他让我
摹绘河北三盘山出土西汉错金银铜车马器上的
六只狗熊。画完以后沈从文先生说可以，因为我
领会了他的意思。从此，我就开始追随先生学
习。后来我调进了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除了
协助沈从文先生绘图以外，从1975年8月起，我
开始从事针对纺织品、服饰的考古发掘、保护修
复与研究工作。

人一出生就需要穿衣服，一直到最后过世，
纺织品伴随人的一生。衣食住行，衣文化排在第
一，它跟人的行为生活关系最密切。纺织文物的
发掘和研究，对于国家历史、文化、工艺、礼仪等
各方面的探索，都有着重要的意义。

20世纪20年代，中国的纺织技艺在世界上
失去领先地位。在抗战时期，纺织业遭到了进一
步的破坏。1949年后，我国亟须整理和恢复古
代的纺织文化。那时，周总理经常出访国外，到
国外人家都给总理看他们国家的历史博物馆、服
装博物馆或蜡像馆。总理说中国这么丰厚的服
饰文化，能不能做一本礼品书出来当礼物送人？

总理找到当时的文化部副部长齐燕铭，问谁在做
这方面的研究。正好沈从文先生曾经打过报告
给齐部长，说想从事这方面的研究，总理说那就
交给他。

所以我就和王㐨先生一
起辅助沈从文先生完成了因
故中断的《中国古代服饰研究》
一书的工作，我主要是为这本
书配插图。《中国古代服饰研
究》问世后，外交部将这本的锦
缎华丽书作国礼赠予多国领
导人。

因为执拗，探索出纺织实
验考古方法

1982年湖北荆州马山楚
墓的挖掘，是我第一次参与大
型墓葬发掘。马山楚墓发掘出
土了大量2000多年前的战国
纺织品，有衣服、被子、棺罩以
及其他精美的有机质文物。这
也是沈从文先生唯一去过的一
次考古现场，他和大家一样，跪
在地上观赏研究刚刚出土的楚
国丝织文物。

文物修复的过程即是文物
研究的经历，马山楚墓的文物
修复完成之后，出土衣物中特
例的衣式样貌让我始终放不
下。这件衣服有一个奇特的设
计，一般中式的服装是平面剪
裁，缝起来就是衣服，但是为什
么这件衣服腋下都夹着一个方
片？我就想能不能试着复原一
件衣服出来。

我奔赴各地，寻找刺绣大师来绣，但是绣完
后的作品都达不到古代的刺绣水平。后来我们
在王㐨先生的家乡找了80个心灵手巧的女孩，
我就教她们学习锁绣技法，隔一段时间过去看一

下，最后只有20几个女生坚持下来，花了6年时
间完成了这件衣服。

不同的纺织品都有经线纬线，不同的穿边组
合。即不同绫罗绸缎，实际上都是不同的经纬穿
编织造方式。绫是怎么回事，绫的花纹是怎么产
生的？它就是根据织物结构经纬转变不同的变
化，绫罗绸缎虽然是一个名词，但如果真正懂得
的人，脑子里立刻就有它的组织结构图。这些东
西只有认真研究之后，才能了解那时候的工艺技
法，这些工艺，在咱们现在的服饰文化中，很多都
已经消失了。

完成之后，我们就知道了马山楚墓衣式那两
个方片就是文献上称之为“小腰”的东西在衣式
上的功用。这件衣服展出后，国外的专家来看
说，中国2000多年前就有立体剪裁了。这样的
衣服上身后，腰部会自然收敛，胸部前耸，“下裳”
部分变成筒裙状，“上衣”呈现自然立体。

1993年，我对哈佛大学张光直教授介绍了
这件衣服，张先生问这叫什么工作，我说叫复原
复制。他说不对，这叫应用实验考古学的方法研
究丝织品文物。

很多出土的纺织品在博物馆没办法展出，尤
其是有机质文物，对于展览的环境温度、湿度，要
求很高。很多纺织品原件可能一辈子都只能在
文物库中放着。所以，复原后的纺织品可以作为
原件文物的替代品展出。它是看得见摸得着的
文物，尤其对纺织品来说，原件可能很快就没有
了，那这一件就是文物了。张先生说这是他第一
次看到纺织实验考古最好的呈现形式，希望我一
件一件做下去。

因为执拗，保存了一段历史

纺织品属性是有机质，有机质文物是最难保
存和清理的。特别在中原地区，由于气候条件半
年干、半年湿，一湿一干的情况下，基本难得出土
纺织品。所以北京老山汉墓出土的纺织品就尤
为可贵。

老山汉墓是第一个电视直播的考古现场。
当时考古所徐苹芳所长通知我，让我别离开北
京，怕老山墓出丝织品。直播了几天以后，发现
墓是塌的，我心想不可能出丝织品了。但就在这
时候，有人打电话给我，说快来，出东西了。

出的是棺罩。它是整吨垂的内棺和外棺两
层棺板中间夹了的刺绣棺罩。棺木外边鬃黑漆，
里边髹的是红漆，因为墓室坍塌且成密闭，都把
棺木上的红漆压印在绣纹上了。这件棺罩我们
修了几年的时间，现在已经修复完成，在首都博
物馆展览。

和青铜器、瓷器等不同，纺织品，中原地区很
难出土，一般一千个墓不见得有一个出纺织品
的。通过发现修复这些古代的纺织品，才得以让
那个时期的文化保留下来，这就是以物来证明我
们中国文化的历史。

这一辈子我就做了这么一件事，纺织考古。
从现场提取文物回来修复，修复研究好后，又从
另一现场提取回来，不断地修复。其实修复工作
不简单，有些人认为修复即就是把这些物品弄干
净就好，实际上修复是研究保护文物所带来各种
文化信息的过程。

2004年，对江西赣州慈云寺舍利塔中发现
的文物修复，于我是一个大挑战。这些文物是在
慈云寺舍利塔中的一个暗龛中发现的，发现时就
像碎垃圾一样，损毁严重。当时包括当地的领导
还有群众看完以后都说，不能动，不要修了。博

物馆也打电话对我说不用修复了，但是我坚持要
试一试，结果得到了一大批北宋初的重要文物。

绘画、书法作品出土的概率一直是非常稀有
的，赣州是有名的宋城。这些文物如果能修复好
对宋朝真实的历史文化研究非常有帮助。我对
当时负责的领导说:这些北宋早期绘画作品如果
修复好，展览出来，是其他任何博物馆都拿不出
来的。他们同意修复后，我们立刻就把这些东西
打包带回了北京，回京后我找了很多专家组成了
联合队，含故宫、社科院考古所和国家博物馆的
专家，同样颜色的分一起，不断地一分为二，一分
为二，像高级拼图一样，前后花了5年时间，才把
这批文物修复完。

这次赣州慈云寺塔修复出土的北宋早期绘
画30余幅，是我国出土数量最多的书画文物类
发现。后来，我们把北大的宿白教授请来看，他
是我国研究宗教文化的著名专家，当时他一边看
一边说看不懂。因为这些东西他也没见过，衣
服、器具、画中人的装扮·······很多都是我们没
有见过的。

所以宿白先生就提了一个建议，说这批文物
太重要了，除了按照顺序编号，不要定名，不要让
任何专家先附上文。就这样公布材料，让各个领
域的研究人员进行综合研究。这本书如今已经出
版，是我们第一次以这样的研究界公布原始资料
形式出版的书籍，出版得到文物局领导的表扬。

因为执拗，要将纺织考古传承下去

很多人知道考古，但不知道有纺织考古学
科。别说公众了，就是专门干考古的人中，也有
很多人没有经历过纺织品从出土发掘到后期修
复的过程。

长期以来，纺织考古这个学科在考古学界一
直很边缘化，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一直没有得
到足够的重视。直到2016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才
正式以绝学名义建立纺织考古学科，我作为学科
带头人。

为什么纺织考古到现在还算绝学，因为在全
国范围之内，只有我们中国社会科学院有。纺织
考古作为考古系列里边非常重要的一个分支，北
大考古那是最好的，但是从入学一直到读博士出
来，都没有一节课是专门讲丝织文化研究保护和
修复的。

这么多年来，我们队伍虽然不大，但是面对
特别难以修复的文物，我们也没有放弃。在沈从
文和王㐨两位先生去世后，我受聘于首都博物
馆，带领学生完成了放了半个世纪的元代出土纺
织品，同时也开始培养纺织考古现场保护修复与
研究的年轻力量。现在我们还和北京服装学院
合作设立了纺织品传承与保护的博士项目，目前
有10个在读博士。

从东周墓中的朱染双色织锦，马王堆汉墓的
素纱襌衣，到唐代法门寺地宫里的四经绞罗，乃
至宋锦明缎……这些都是我修复的作品，而最让
我觉得有意义的是，2019年在我的建议和指导
下，北京服装学院一位运动服装设计师将马山楚
墓N10领缘田猎绦带的设计元素应用于运动制
服设计之中，在世界的舞台上展示了中国传统服
饰纹样的文化经典。

我一直执拗，曾经做完心脏支架还不到半
个月，任务来了，该出发就出发。如今我虽已步
入耄耋之年，我觉得还能陪这些年轻人多走几
年，和他们一起把纺织考古认真努力地传承发
展下去。

筹办东莞首个古籍文献修复室

我是一名“80后”文物修复师，主要从事纸
本类文物修复工作。进入这一行其实有些偶
然。我大学读的是中文专业，2007年毕业，刚
参加工作时尝试过很多职业，做过文秘，也做
过记者。在一次未完成的采访中，我认识了文
物修复专家钟卫平，钟老师从事文物修复几十
年，精于字画、青铜器、陶瓷等很多门类的修复
工作，看了他修复的文物后，我被文物修复的
魅力吸引了，于是拜他为师，从此开始了字画
修复之路。

2010年，我到了东莞市莞城图书馆工作，
担任策划部负责人。但是，我一直没有停下对
字画修复方面的学习，买了很多专业书籍自
学，也和钟卫平师父保持着联系，不间断地向
他请教。

我的努力学习，让我获得了更多的学习机
会。2015年3月，在单位的推荐下，我前往中
山大学图书馆的国家级古籍修复中心跟班学
习一个多月，这次学习经历为我的修复生涯打
下了一个很好的基础。2015年9月，在单位的
支持下，我负责筹办成立了东莞市首个古籍文
献修复室。虽然只有20多平方米的一间工作
室，但五脏俱全，我主要负责馆藏图书的修复
等工作，从此正式成为一名古籍修复师。

进入故宫学艺

我目前修复过的最厚的书是东莞中学的
馆藏民国时期《英汉双解韦氏大学字典》，这本
由众多民国大家作序，其中包括近代中国第一

张新式大学文凭的获得者，并为海牙国际法庭
任职中国第一人，祖籍东莞的王宠惠。该书存
在虫洞、缺页、结构分离等现象，所以修复师需
要全盘考虑。修复使用的材料很讲究，我用的
是经过严格筛选达到修复级别的古法手工纸，
无酸乳胶，破损地方用颜色接近的手工纸补
上，再用薄如蝉翼的皮纸加固。修复工作完成
后，再用纯天然的亚麻线把书页根据原孔装订
起来，一切根据原书痕迹而进行修旧如旧的原
样恢复。

修复古籍是一项考人的工作。中国传统
古籍的问题多种多样，虫蛀、鼠啮、霉蚀、粘连、
酸化、老化……修复工序多达20多道，从拆分
到最后装订要经过编号、修补、溜口、喷水、倒
叶、折叶、修剪、整理、压平、钉纸捻、穿线等
等。修复一本古籍，时间短的可能十天半月，
时间长的需要三年五载，修复工作千头万绪，
更考验修复师的耐性和体力。开始工作前，我
一般要对需要修复的古籍进行整理，视破损情
况制定修复方案。但是，这些都难不倒我，我
天性安静沉得住气，追求完美，这样的工作很
适合我。

2018年1月30日，故宫博物院单霁翔院
长做客东莞“文化大讲坛”讲座，我在接待室候
命。和单霁翔院长交流之际，我主动介绍了自
己。一听我是位文物修复师，单霁翔院长便热
情地发出邀请：“你做古籍修复的？可以来故
宫学一学。”就这样，我得到了一次进入故宫学
习的珍贵机会。在故宫，我有幸前往故宫文物
医院徐建华工作室进修字画修复与装裱，从3
月到6月，一对一的专业指导如此宝贵的学习

机会，不管是理论知识还是实操技术，都让我
都得到了很好的提升。

在故宫学艺的2个多月里，借这次机遇，
我将一幅清初东莞历史名人王缜的画像和一
幅张伯驹字画带进了故宫，且在徐建华等老师
的指导下，完成了修复，使字画得到了最好的
保护。

创立自己的工作室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把一份工作当作一项
事业来热爱，才能做得更好更长久。在2018
年，出于种种原因和考虑，我离开了工作了8
年的莞城图书馆，决定创办自己的工作室。
2019年，在东江边的一栋普通民居里，我的文
物修复与保护工作室正式成立，取名“遂初书
房”。我的工作室不仅仅专攻古字画、中西文
古籍的纸本文物修复，也涉猎其他种类的修复
工作。成立自己的工作室后，我不断尝试一些
新东西，也取得了一些小成绩。

2020年，我得到一个宝贵的机会，东莞市
最古老的中学东莞中学邀请我对其一个封尘
了几十年的书库进行整理盘点，4万册书中，有
1万多册是民国书籍，此批书实实在在地反映
了东莞中学的发展史以及曾经的爱国抗日史，
历史意义重大。这次整理修复的工作量很
大。但是，在修复前，我把这批书都过手浏览
过一遍，翻阅这批书给我的心灵带来非常大的
震撼与滋养，我觉得自己成长了很多。

让我觉得最有成就感的是修复一幅长达
三四米的丝绸作品——何真家族诏书丝织
品。丝织品的修复比起纸本类麻烦很多，艰辛

很多，每天密密缝，也只能修复一点点，修复这
个丝绸作品花了几个月时间才完成。2020年
7月3日，这是值得铭记的一天，何真家族诏书
丝织品被修复后，在众人簇拥下重新悬挂在何
氏宗祠里，这是自1958年织物被收起来保护

之后，何氏后人首次在祠堂瞻仰先祖遗物。在
现场，我如释重负，除了它的历史意义，于我而
言，当我看着织物徐徐升起，第一次有一种“为
自己感到骄傲与自豪”之感，修复技艺的神奇
与伟大，修复的意义，修复师的职业价值，在那
一刻有着最深刻的感受。

但这样的工作机会并不多。民间确实有
大量的老物件需要修复，这些年我也修复了一
些民间的藏品、物件，比如我目前手头上在做
的一些族谱的修复等等。不过一旦要投入过
多的金钱，多数人还是会舍不得，而修复文物
又是一项需要耗费大量时间、精力、物力去进
行的工作。所以很多物件错失了被修复好的
机会。

其实，修复的重要性不仅仅是为了让文物
重见天日和“延年益寿”，更是因为文物本身就
记载着珍贵的历史信息，这些信息对后人，对
不同行业而言，都是至关重要的。而一次毁
坏，它将永不复原。

做这一行很苦很累，只有真正感兴趣了，
能舍弃一些东西熬下去，才能坚持下来。虽然
如此，我也从没有打过退堂鼓。因为修复，自
己的生活多了很多趣味和色彩，也多了很多志
同道合的朋友。不过，未来以什么样的方式走
下去，我还在探索中。

新疆尼雅东汉墓清理现场。

宿白先生（右）观看赣州慈云寺塔文物修复情况。

▲

张笑艳在修复
民国书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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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沈从文夫妇与
王亚蓉（右）于杭州合影。


